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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融合发展 

动力机制与发展评价 

赵嫚 王如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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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社会科学院 应用经济研究所，上海 200020） 

【摘 要】：论文在对影响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融合的驱动力进行详细分析的基础上，构建了文旅产业融合的

“双循环”动力机制，并在其基础上引入了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权法、耦合协

调度模型对 2000—2018 年中国省际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融合水平进行了测度和分析，借此提出了相应区域发展策

略。结果显示：(1)我国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融合的耦合度处在中度耦合阶段，整体文旅融合水平也较低，处在中度

失调阶段，2000—2018 年间呈现缓慢上升态势；(2)区域间融合程度差异明显，呈现东部>中部>西部>东北部的阶梯

式差异特点，但年均增长率则为中部>西部>东部>东北部，文旅产业融合水平与融合速度呈现较大的差异性，其中，

中部地区上升趋势最明显；(3)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融合水平存在空间“集聚效应”，西部地区的文旅产业融合呈

现明显的中心化特点，融合度发展水平与地区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的本身发展水平具有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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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经济逐渐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高质量发展将成为我国经济未来发展的主旋律。文化

产业和旅游产业作为我国产业生态转型的重要力量，是具有较强带动效应的优势产业，占国民经济比重较高，是我国经济发展的

重要增长点。在新发展格局和经济增长新常态背景下，产业融合是未来产业演进的重要方向。《“十四五”文化和旅游发展规划》

提出要完善和健全现代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体系，培育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新业态，推动文化和旅游的深入融合、创新发展。推

动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融合发展对促进未来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决策意义。 

目前来说，关于产业融合的研究已经有较多成果[1,2,3,4,5,6,7]，但是聚焦到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方面的相关研究相较于工业、制

造业等还较少。近 20年来，虽然国内外相关学者一直将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作为旅游学研究的重点之一，研究成果也涵盖

了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的融合基础、内涵、动因、路径、模式、水平、效应和业态等多个方面，但是关于两个产业融合的动力机

制和具体两个产业融合发展的相关定量研究较少[8,9,10,11]；国内关于文旅产业融合的研究相对较晚，虽然不少学者已对两者融合的

耦合度水平进行了研究，但是对于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耦合协调度的计算存在取值范围及耦合阶段划分差异等问题，且计算指

标选取缺乏动力来源[12,13,14,15,16,17,18,19,20,21,22]，理论对实践的指导性不足。鉴于此，文章借鉴已有的研究成果[23,24,25,26,27]，在探究文旅

产业融合“双循环”驱动机制的基础上，从五个维度构建了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融合发展水平指标体系，定量测度了文化产业

和旅游产业融合度水平(耦合协调度)，对区域文旅融合发展特点和水平进行归纳总结、分析，并依据融合发展现状针对性提出具

体的文旅融合发展策略，以期在丰富现有文旅融合研究体系的同时，为“十四五”期间推动文旅产业的深度融合提供一定的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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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和参考支持。 

1 文旅产业融合“双循环”动力机制 

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的融合不是一蹴而就的，两个产业的融合是源自产业内部和产业外部的作用力，在产业间相互作用力

的影响下，内外合力作用于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最终实现两个产业融合的动态过程。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融合的驱动力主要包

括效益最大化追求(根本动机)、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高度的关联性(融合内动力)、融合创新(支撑力)、消费者需求和市场需求

(外部源动力)、技术进步和技术创新(直接推动力)、产业间竞争与合作(压迫力)、政府政策(引导力)、产业组织(组织调整力)

等，上述驱动力根据其作用形式可以分为以下三种。 

1.1 技术进步和需求驱动型：基于产业外部要素驱动的由“外”到“内”的融合 

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融合的外部驱动因子主要是来自产业外部的相关因素，主要是通过影响产业发展的外部环境引起产业

的融合发展，文旅产业的融合发展离不开产业发展大环境的支持。 

技术进步和技术创新是文旅产业融合的直接推动力。第一，新技术的出现可以通过技术网络布局和技术渗透构建技术网络，

然后通过要素的解构与重构，实现新的要素配置，从而实现技术融合、产品融合、市场融合，最终实现产业的融合。第二，新技

术的产生和创新的扩散通过技术网络和技术渗透模糊了两个产业间的产业边界，促使文化产业链和旅游产业链的价值模块进行

交织和互相组合，通过价值链整合成新的组织业态。第三，技术创新可以通过革新产品或服务的生产过程，改变成本曲线和价值

函数，降低产品成本。成本曲线和价值函数的改变影响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的要素配置，形成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的技术基

础。 

消费者需求和市场需求是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融合最重要的外部源动力。消费市场的需求动力推动文旅产业的融合正是基

于多变的消费需求推动了产业方向的转变，实现产业资源拉动为主转向产业联动为主[28]。第一，为迎合市场需求、保持自身发展

与市场间的平衡，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相关企业通过对产业资源的组合形式进行调整，以期满足市场需求。当新的产业要素组合

形式出现导致产业内部要素短缺时，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主体就会寻求产业外部要素进行产业内要素的补充，使得原有的资源

组合跨越原有的产业边界，打破产业壁垒，如此触发了产业的跨界发展和融合现象的出现。第二，市场需求和消费者需求的提高

和多样化，迫使旅游产业改变产业发展策略。当新的经营模式和产业发展策略跨越了产业原本的边界时，促进文化产业和旅游产

业价值链的价值模块拆分和解构，就形成了融合新经济增长点。 

政府产业政策的实施为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融合提供了产业发展方向。国家政策大环境是影响产业融合的重要因素。产业

融合等相关政策的实施一方面可以通过引导市场主导配置资源，实现产业资源的宏观调整。因为要素配置黏性的存在，宏观政策

的调整效用是一个缓慢作用的过程，要素在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之间配置的变动间接导致了产业融合的出现。另一方面，国家政

策的导向必然会引起市场的变动。政府通过对文化市场和旅游市场的进出规制进行调整，通过经济性和社会性规制，引导市场需

求，直接影响产业的发展方向。积极的产业融合政策干预手段，能够有效缩短产业融合的时间，促使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从分立

到边界模糊、到产业融合。 

1.2 产业内效应最大化驱动型：基于产业内部要素驱动的由“内”到“外”的融合 

产业融合的内部驱动力是从产业自身发展的角度出发，基于产业自身发展的需求形成的产业内部融合作用因子，遵从由内

而外的作用体制来促进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的融合发展。 

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内相关企业对经济效益最大化的需求促使产业寻求新的方式和方法来提高产业经济利益。企业可以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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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优化产业内部要素的投入和产业结构的调整等方式来提高要素利用效率，通过产业效率的提高和生产要素成本的降低来提高

产业的经济效益。文化产业能够为旅游产业的产业效率提高提供丰富的文化资源要素，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的产业结构内部，各

种要素资源的调整、再分配和重新组合能够产生“结构红利”。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都是知识依赖性和要素依赖性产业，文化产

业和旅游产业各自内部的产业结构调整必然会引起知识要素的溢出，在产业发展的后续阶段引起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要素的跨

行业流动，从而造成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的融合发展。 

融合创新是文旅产业融合的重要支撑力，创新能够改变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原本的产业链方式。基于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

的产业特性，多变的市场需求要求提升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的创新创意。创新必然会打破产业内部要素的均衡，出现要素分配的

失衡，催生产业内部的自我调节作用，推动产业新的平衡的出现。当产业内部的自适应系统无法调整产业要素的均衡化发展时，

必然会导致产业的外向延伸寻求要素均衡。基于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的高度关联性以及产品和要素的相似性，产业融合更容易

在两个产业间进行。创新成本的降低和创新收益的提高是企业跨区域跨产业协同发展的动力。基于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的产业

特性，文化渗透到旅游产业链中，能够通过知识和技术转移实现产业融合。 

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的高度关联性推动了产业价值链的扩展，是文旅产业融合的内动力。资源的优化配置能够催动文化产

业和旅游产业内部结构的变化，引起产业内部要素的重新组合，重新组合的要素配置引起产业要素的跨产业、跨行业流动，引起

文化和旅游产业的融合。同时，文化产业纵向价值链和旅游产业横向价值链的交织，扩展了两个产业价值链的广度与宽度，能够

提高产业效率，实现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对效益最大化的追求。效益最大化追求的实现，能够反作用于价值链的延伸，促使产业

内部的产业结构向着产业外部转移，促使产业进行进一步的产业结构优化和产业链的进一步调整和组合，通过价值链延伸实现

产业融合。 

1.3 产业间要素驱动型：基于产业间作用力驱动的“内—外”互动融合 

产业融合的产业间驱动因子主要是由于产业间相似的要素需求和相通的产业发展形势而产生的相互作用力，通过相互吸引、

相互作用，从而引起产业的相互渗透、相互延伸，形成融合发展的产业态势，主要包括产业竞争与合作、组织网络化。文化产业

和旅游产业内企业制定产业战略决策的时候存在趋同现象，也就是说，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内部的企业在信息不对称的背景下，

当获取对方可能的决策意向的时候，有觉察力的旅游类企业和文化类企业的企业决策具有相似的一致性，这也就造就了文化产

业和旅游产业之间的互动更加频繁、合作共赢的态势更加明显，促使文化产业的价值链与旅游活动产业链交互。同时，文化产业

和旅游产业的产业竞争不仅能够激发产业的创新意识，促使产业发展方向和产业重心的变动，还可以在竞争的压力下更加注重

对资源的高效和合理利用，注重对产业内资源的挖掘和价值链的延伸，为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的跨产业合作提供了保障，最终在

产业发展中实现两个产业的融合发展。价值链分工与合作是产业组织网络形成的基础，文化产业链是产业的纵向产业链，在面向

消费者的旅游横向产业链之间，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的融合是产业链分工与产业协同的产物，通过组织网络化和组织机构的调

整，能够实现文化产业链的横向延伸和旅游产业的纵向拓展，实现两个产业的融合。 

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的融合过程并不是内外分隔开来的，而是一个相互作用的过程。“内”—“外”融合机制由效益最大

化的根本源动力开始，通过对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资源要素的交换与重组、价值链的调整优化、创新创意和技术的扩散，推动文

化产业和旅游产业的结构升级，促使产业要素在两个产业之间自由流动和相互渗透，由内至外地推动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的融

合。同时，“外”—“内”融合的动力路径则是通过消费者需求和市场需求、技术渗透、市场结构的调整和国家制度环境的优化，

通过影响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外部的相关产业要素，由外至内地推动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的融合。通过内部作用力和外部作用

力以及在产业间竞争与合作压力的共同作用下，各个动力通过相互作用，调整与反馈，促使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向区域动态平衡

演进，最终构成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融合的“内—外”“双循环”动力机制系统，如图 1所示。 

2 研究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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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指标体系设计与构建 

2.1.1 指标体系构建和指标选取 

基于上文中关于影响文旅产业融合的动力系统及其驱动因子的分析可知，影响文旅产业融合的因素大致可以分为：(1)从产

业内部影响产业融合的作用因素，主要包括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高度的产业关联特性、要素投入的调整与优化、产业本身的发展

水平等；(2)从产业外部促进文旅产业融合的因素，主要包括消费者需求和市场需求、技术发展水平、产业结构的变动、经济发

展环境、政策环境、环境水平等。其中，资源要素的流动是文旅产业融合的微观基础；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本身产业发展水平的

高低和增长速度反映了产业发展的速度和产业价值链的调整速度，有利于产业的融合；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结构的调整则为两

个产业融合提供了外部制度因素，知识外部性增强，有利于文旅产业的融合；稳定的、可持续的产业环境则是文化产业和旅游产

业融合发展必不可少的外部环境因素，技术和制度对于产业壁垒的放松更加有利于产业的融合发展。因此，在综合相关影响因素

的基础和指标科学性、代表性和综合性原则的同时，文章从产业绩效、产出规模、产业结构、资源要素、产业环境五个维度构建

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融合的指标体系(表 1)。 

2.1.2 数据来源和指标计算 

 

图 1文旅产业融合“双循环”动力机制 

表 1测度文旅产业融合的指标体系及其权重 

旅游产业 文化产业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熵值法权重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熵值法权重 

产业绩效 

从业人数增长率 0.05 

产业绩效 

从业人数增长率 0.05 

固定资产增长率 0.01 文化产业实际基建投资 0.06 

产业总收入增长率 0.03 产值增长率 0.05 

产出规模 产业总收入 0.06 产出规模 文化产业增加值 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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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过夜游客人数 0.17 文化活动流通人数 0.05 

国内游客人数 0.05 文化部门所属机构总收入 0.05 

固定资产原价 0.10 文化部门所属机构经营收入 0.08 

产业结构 

产值比例 0.04 

产业结构 

产值比例 0.10 

从业人数比例 0.10 从业人数比例 0.06 

结构占比 0.05 结构占比 0.05 

资源要素 

旅游产业从业人数 0.07 

资源要素 

文化产业从业人数 0.04 

旅游机构数目 0.05 文化市场经营机构数目 0.05 

公路里程数 0.04 人均文化事业费 0.04 

产业环境 

经济发展水平 0.09 

产业环境 

各地区专利批准数 0.13 

互联网普及率 0.08 经济发展水平 0.08 

— — 互联网普及率 0.07 

 

数据主要来源于 2001—2019 年的《中国统计年鉴》《中国文化文物统计年鉴》《中国旅游统计年鉴》《中国旅游统计年鉴副

本》《第三产业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中国文化和旅游统计年鉴》以及各省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部分指

标以地方统计年鉴中的数据作为补充来源。关于数据缺失值的计算主要采用线性插入法进行估算代替。由于西藏自治区部分指

标中缺失数据较多，本文借用临近值、年平均值进行替代。相关价格指数以 2000 年为基期，固定资产原价利用 GDP 平减指数

(2000=100)进行不变价格调整，产业总收入利用地区总收入指数(2000=100)进行调整，人均 GDP 和地区生产总值均利用地区生

产总值指数(2000=100)进行折算。 

在产业绩效方面，就业人数增长、固定资产的增长以及产业收入的提高均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产业发展的增长效率问题，故

利用产业产出、服务人数等进行产业规模的分析。由于旅游产业和文化产业在总产业链中的比例无法获取具体的相关比值，故指

标体系中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中的指标均采用第三产业占地区总产业的比重进行分析。具体而言，旅游产业的二级指标：产业绩

效主要包括从业人数增长率、固定资产增长率、产业总收入增长率，其中，从业人数增长率=(当年从业人数-上年从业人数)/上

年从业人数；固定资产增长率=(当年固定资产原价-上年固定资产原价)/上年固定资产原价；产业总收入增长率=(当年旅游产业

总收入-上年旅游产业总收入)/上年旅游产业总收入。产出规模主要包括旅游产业总收入、国外过夜游客人数、国内游客人数和

固定资产原价。产业结构二级指标由产值比例、从业人数比例、产业结构占比构成，其中，产值比例=旅游产业总收入/地区生产

总值；从业人数比例=旅游产业从业人数/地区总就业人数；因旅游产业占总产业的比例数据难以获得，因此用第三产业占总产业

比重进行代替；产业结构占比=第三产业占总产业比例。资源要素由旅游产业从业人数、旅游产业机构数目和公路里程数构成。

产业环境则由经济发展水平(利用人均 GDP进行分析)、互联网普及率组合而成。 

文化产业的二级指标：产业绩效部分由从业人数增长率、文化产业实际基建投资、产值增长率构成；产出规模则由文化产业

增加值、文化活动流通人数、文化部门所属机构总收入、文化部门所属机构经营性收入四项指标构成；产业结构则由产值比例

(文化产业产值比例由文化产业增加值与地区生产总值的比值确定)、从业人数比例、结构占比构成；资源要素主要包括文化产业

从业人数、文化市场经营机构数目、人均文化事业费三个指标；产业环境则包括各地区专利批准数、经济发展水平和互联网普及

率三个指标，其中，用各地区专利批准数目衡量创新水平，经济发展水平利用人均 GDP 指标进行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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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耦合协调度模型及其评价标准 

耦合是一种间接测评产品融合的方法，耦合的概念最初来源于物理学科，表示不同系统之间通过相互作用而彼此影响从而

产生协同的现象[29]。因为耦合评价法的较好适用性和简便性，是目前应用于不同经济系统之间演化关系测算的主要方法。文化产

业与旅游产业属于两个不同的系统，直观、精确测度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融合的水平是一个困难的过程，但是两个产业高度的产

业关联性及其产业特征是影响文旅产业融合最重要的因素，两个产业的天然耦合性使得对影响因素的衡量就能较为准确地衡量

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的融合程度[30]。本文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对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的融合程度进行分析。 

假设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的综合发展指数为 X1、X2，则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各个子系统对耦合系统的贡献度的综合评价函数

为： 

 

 

式中：X1j、X2j分别表示各个子系统相应 j 指标的功效系数。α1j、α2j则表示子系统对应指标的权重系数，本文的要素权重

用熵值法进行确定。 

耦合协调度模型如下： 

 

式中：T为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的综合协调指数，X1表示文化产业发展指数，X2表示旅游产业发展指数。β、γ为待定系数。

U代表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融合度，U值越大说明二者协调耦合状态越好；C为耦合度，C值越大说明二者耦合状态越好，反之则

两者关系越不稳定。文章认为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的产业地位是平等的，即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是相互融合、相互促进的同等地

位的两个产业，具有相同的重要等级，所以 γ=0.5、β=0.5。本文借鉴其他相关学者的经验[30]，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耦合度、

融合度(耦合协调度)评价标准如表 2所示。 

表 2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耦合度、融合度(耦合协调度)评价标准 

耦合度 耦合等级 耦合协调度 协调度等级 耦合协调度 协调度等级 

C=0 无耦合 0.90＜U≤1.00 优质协调 0.30＜U≤0.40 轻度失调 

0＜C≤0.2 低度耦合 0.80＜U≤0.90 良好协调 0.20＜U≤0.30 中度失调 

0.2＜C≤0.4 中低度耦合 0.70＜U≤0.80 中级协调 0.10＜U≤0.20 严重失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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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C≤0.6 中度耦合 0.60＜U≤0.70 初级协调 0＜U≤0.10 极度失调 

0.6＜C≤0.8 中高度耦合 0.50＜U≤0.60 勉强协调 U=0 无融合 

0.8＜C≤1.0 高度耦合 0.40＜U≤0.50 濒临失调 — — 

 

3 文旅产业融合度水平测度与空间分异 

3.1 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融合水平测度 

根据表 1中旅游产业和文化产业融合发展的指标体系，利用公式(1)～(5)对我国 2000—2018 年 31 个省份(港澳台地区除外)

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的耦合度和融合度(耦合协调度)两个指标进行计算，其中权重由熵权法确定，结果如表 3所示。 

3.2 文旅产业融合特征分析 

3.2.1 文旅产业融合度发展趋势分析 

表 3 2000—2018 年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度(部分) 

区

域 

2000 年 2003 年 2008 年 2011 年 2015 年 2018 年 
2000—2018年

均值 

耦合

度 

融合

度 

耦合

度 

融合

度 

耦合

度 

融合

度 

耦合

度 

融合

度 

耦合

度 

融合

度 

耦合

度 

融合

度 

耦合

度 

融合

度 

北

京 

0.424

0 

0.306

9 

0.462

7 

0.294

7 

0.475

3 

0.357

4 

0.480

7 

0.377

8 

0.494

9 

0.425

1 

0.498

0 

0.442

6 

0.476

1 

0.367

3 

天

津 

0.493

1 

0.208

0 

0.498

9 

0.214

6 

0.498

1 

0.265

5 

0.499

5 

0.302

3 

0.499

9 

0.346

9 

0.495

4 

0.392

6 

0.498

4 

0.285

8 

河

北 

0.496

4 

0.197

4 

0.499

3 

0.200

2 

0.496

5 

0.251

9 

0.498

4 

0.288

6 

0.499

2 

0.338

1 

0.500

0 

0.400

7 

0.496

2 

0.274

6 

上

海 

0.489

8 

0.283

6 

0.497

7 

0.307

8 

0.498

8 

0.373

9 

0.498

9 

0.391

6 

0.498

8 

0.404

1 

0.499

3 

0.432

9 

0.496

8 

0.363

5 

江

苏 

0.489

4 

0.242

9 

0.491

8 

0.248

8 

0.493

2 

0.335

8 

0.498

3 

0.391

9 

0.499

4 

0.452

7 

0.499

5 

0.497

6 

0.494

7 

0.357

0 

浙

江 

0.491

4 

0.242

2 

0.499

7 

0.271

0 

0.493

8 

0.349

5 

0.499

1 

0.393

2 

0.500

0 

0.444

4 

0.499

4 

0.485

9 

0.497

2 

0.361

6 

福

建 

0.476

3 

0.237

4 

0.499

7 

0.216

5 

0.500

0 

0.287

8 

0.499

7 

0.324

3 

0.499

3 

0.355

6 

0.500

0 

0.412

4 

0.497

1 

0.295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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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

东 

0.478

2 

0.215

7 

0.488

7 

0.220

7 

0.489

6 

0.311

0 

0.489

2 

0.344

6 

0.495

7 

0.396

3 

0.499

2 

0.462

2 

0.490

9 

0.321

9 

广

东 

0.461

6 

0.318

5 

0.478

4 

0.321

8 

0.480

5 

0.390

7 

0.484

3 

0.429

6 

0.487

7 

0.493

4 

0.498

8 

0.539

1 

0.481

7 

0.407

0 

海

南 

0.485

2 

0.197

8 

0.499

5 

0.199

7 

0.497

0 

0.242

6 

0.499

7 

0.263

5 

0.498

4 

0.280

3 

0.498

6 

0.320

9 

0.497

1 

0.246

7 

东

部

均

值 

0.478

5 

0.245

0 

0.491

6 

0.249

6 

0.492

3 

0.316

6 

0.494

8 

0.350

7 

0.497

3 

0.393

7 

0.498

8 

0.438

7 

0.492

6 

0.328

1 

辽

宁 

0.490

0 

0.198

9 

0.492

9 

0.192

4 

0.483

9 

0.241

5 

0.495

8 

0.264

7 

0.493

5 

0.288

8 

0.498

0 

0.339

5 

0.491

6 

0.248

9 

吉

林 

0.494

4 

0.198

9 

0.499

4 

0.192

4 

0.499

9 

0.241

5 

0.499

8 

0.264

7 

0.496

8 

0.288

8 

0.500

0 

0.339

5 

0.498

8 

0.248

9 

黑

龙

江 

0.496

1 

0.193

4 

0.500

0 

0.192

9 

0.496

6 

0.237

8 

0.499

2 

0.270

6 

0.499

6 

0.291

6 

0.498

8 

0.337

3 

0.498

6 

0.250

1 

东

北

均

值 

0.493

5 

0.197

1 

0.497

4 

0.192

6 

0.493

5 

0.240

3 

0.498

3 

0.266

7 

0.496

6 

0.289

7 

0.498

9 

0.338

8 

0.496

3 

0.249

3 

山

西 

0.499

7 

0.201

9 

0.491

2 

0.202

4 

0.499

2 

0.259

3 

0.499

6 

0.289

2 

0.498

6 

0.325

5 

0.499

9 

0.381

2 

0.498

5 

0.273

4 

安

徽 

0.490

9 

0.179

1 

0.497

9 

0.180

8 

0.497

6 

0.238

4 

0.499

9 

0.300

7 

0.498

1 

0.330

8 

0.500

0 

0.402

7 

0.496

7 

0.270

1 

江

西 

0.498

6 

0.178

3 

0.499

9 

0.178

3 

0.499

7 

0.234

6 

0.499

8 

0.263

1 

0.498

3 

0.313

0 

0.499

9 

0.391

2 

0.498

7 

0.256

8 

河

南 

0.498

7 

0.196

3 

0.500

0 

0.191

6 

0.497

1 

0.264

2 

0.500

0 

0.308

2 

0.499

6 

0.341

0 

0.499

3 

0.412

7 

0.498

5 

0.282

7 

湖

北 

0.491

1 

0.226

9 

0.498

2 

0.211

2 

0.497

9 

0.267

0 

0.498

8 

0.306

1 

0.495

0 

0.346

3 

0.500

0 

0.408

9 

0.496

5 

0.287

6 

湖

南 

0.496

1 

0.198

8 

0.499

9 

0.205

6 

0.499

1 

0.262

8 

0.499

0 

0.281

1 

0.499

8 

0.346

3 

0.500

0 

0.413

0 

0.498

7 

0.283

3 

中

部

0.495

9 

0.196

9 

0.497

9 

0.195

0 

0.498

4 

0.254

4 

0.499

5 

0.291

4 

0.498

2 

0.333

8 

0.499

9 

0.401

6 

0.497

9 

0.275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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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

值 

内

蒙

古 

0.494

5 

0.224

9 

0.494

5 

0.226

5 

0.500

0 

0.284

3 

0.499

9 

0.330

4 

0.498

3 

0.360

7 

0.499

6 

0.381

1 

0.498

2 

0.296

7 

广

西 

0.472

5 

0.208

0 

0.495

5 

0.201

2 

0.497

6 

0.243

3 

0.499

6 

0.273

0 

0.495

3 

0.341

0 

0.499

8 

0.390

9 

0.496

8 

0.265

8 

海

南 

0.485

2 

0.197

8 

0.499

5 

0.199

7 

0.497

0 

0.242

6 

0.499

7 

0.263

5 

0.498

4 

0.280

3 

0.498

6 

0.320

9 

0.497

1 

0.246

7 

重

庆 

0.497

3 

0.180

7 

0.500

0 

0.186

3 

0.500

0 

0.249

6 

0.497

8 

0.279

1 

0.499

4 

0.322

9 

0.499

9 

0.383

6 

0.498

3 

0.262

6 

四

川 

0.484

9 

0.214

0 

0.494

7 

0.216

5 

0.498

2 

0.269

7 

0.499

0 

0.326

9 

0.499

6 

0.372

1 

0.500

0 

0.438

6 

0.495

9 

0.302

3 

贵

州 

0.498

8 

0.161

0 

0.499

6 

0.159

3 

0.497

4 

0.214

4 

0.499

6 

0.259

7 

0.493

0 

0.285

0 

0.497

6 

0.366

4 

0.496

6 

0.235

4 

云

南 

0.477

1 

0.200

9 

0.498

3 

0.226

6 

0.492

5 

0.238

5 

0.494

9 

0.277

9 

0.484

3 

0.309

5 

0.491

5 

0.376

1 

0.492

1 

0.271

1 

西

藏 

0.499

1 

0.189

4 

0.463

7 

0.208

3 

0.491

5 

0.228

5 

0.485

0 

0.271

9 

0.499

9 

0.274

5 

0.495

7 

0.311

0 

0.491

0 

0.246

1 

陕

西 

0.498

5 

0.207

9 

0.486

0 

0.196

8 

0.497

9 

0.242

9 

0.500

0 

0.298

9 

0.498

5 

0.327

3 

0.500

0 

0.382

5 

0.497

5 

0.272

8 

甘

肃 

0.499

7 

0.167

2 

0.491

9 

0.175

4 

0.500

0 

0.217

2 

0.498

6 

0.251

9 

0.500

0 

0.278

4 

0.499

7 

0.326

3 

0.498

1 

0.231

2 

青

海 

0.499

7 

0.168

7 

0.494

8 

0.159

3 

0.499

6 

0.208

8 

0.492

3 

0.252

6 

0.500

0 

0.262

9 

0.497

9 

0.298

3 

0.498

3 

0.220

3 

宁

夏 

0.494

1 

0.178

1 

0.484

9 

0.166

5 

0.494

7 

0.202

4 

0.495

1 

0.250

0 

0.499

7 

0.260

8 

0.495

8 

0.295

9 

0.493

6 

0.220

4 

新

疆 

0.496

0 

0.203

9 

0.499

7 

0.197

0 

0.498

4 

0.246

1 

0.500

0 

0.278

0 

0.499

0 

0.299

6 

0.499

5 

0.348

5 

0.498

7 

0.255

5 

西

部

均

值 

0.492

7 

0.192

1 

0.492

0 

0.193

3 

0.497

3 

0.237

1 

0.496

8 

0.279

2 

0.497

3 

0.307

9 

0.498

1 

0.358

3 

0.496

3 

0.256

7 

全

国

0.488

8 

0.210

6 

0.493

5 

0.211

7 

0.495

5 

0.266

4 

0.496

8 

0.303

4 

0.497

4 

0.338

8 

0.498

7 

0.390

7 

0.495

4 

0.282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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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

值 

 

注：鉴于篇幅，文章仅展示部分年份数据，其他年份相关数据可以联系作者索取。 

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耦合度方面，2000—2018年全国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融合的平均耦合度为0.4954，大于0.4小于0.6(表

3)，文旅耦合水平处在中度耦合阶段，表明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融合的发展趋势处在中度发展阶段，随着产业的发展和社会的进

步，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的耦合程度在缓慢提高、波动上升，但是增速较慢。此外，各省份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的年均耦合度也

均在 0.4～0.6之间，属于中度耦合阶段。 

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水平(耦合协调度)方面，总体来看，2000—2018年全国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的平均融合度为0.2827，

整体融合水平较低，处于中度失调的阶段。但是从2000—2018 年的总体变化趋势看，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的融合处在缓慢提升

阶段，融合水平缓慢提高，从 2000 年的 0.2106 到提高到 2018 年的 0.3907，由中度失调进入轻度失调阶段，说明近年来促进文

化与旅游产业融合协调发展的政策成效已逐步显现。从具体省份和年份看，广东、北京、上海、浙江、江苏、山东、四川、内蒙

古、福建、湖北、天津、湖南、河南 13个省份 2000—2018年间的文旅产业融合水平大于全国文旅产业融合均值；河北、山西、

陕西、云南、安徽、广西、重庆、江西、新疆、黑龙江、辽宁、吉林、海南、西藏、贵州、甘肃、宁夏、青海18个省份的文旅

产业融合水平小于全国文旅产业融合均值。根据评价标准，广东的文旅产业融合水平处于濒临失调阶段，北京、上海、浙江、江

苏、山东、四川 5个省份的文旅产业融合水平处于轻度失调阶段，其余各省均处在中度失调阶段。可见，我国文化产业和旅游产

业的融合还处在相对初级阶段，整体融合水平较低，文旅产业的协调发展任重道远。 

如图 2所示，2000—2018 年，我国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融合水平呈现东部>中部>西部>东北部的阶梯式差异性特点，东、中、

西、东北部内各个省份之间的融合度也有较大差异。从区域融合度增长率角度来看，中部地区文旅产业的融合度由 2000 年的

0.1969上升到2018 年的 0.4016，上升趋势最明显，年均增长率为 4.03%。此外，东部地区融合度的年均增长率为 3.29%，东北

部地区为 3.06%，西部地区为 3.52%。融合增长速度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东部地区>东北部地区，各地区的融合发展水平与融合

提升速度呈现较大的差异性。 

 

图 2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融合度变化趋势图 

3.2.2 文旅产业融合发展空间变化特征分析 

(1)产业发展及其融合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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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 ArcGIS15.0，运用自然断裂点法的五分法将我国 31个省份的旅游产业和文化产业发展指数分为五个等级。由文化产业

发展指数(图 3a)、旅游产业发展指数(图 3b)可以看出，文化产业发展指数中，广东、浙江、上海和北京的发展指数得分最高，

山东、四川、辽宁次之；而旅游产业发展指数中，广东、江苏、浙江和上海得分最高，四川、山东、北京、福建次之，两个产业

的发展指数从东南沿海到西部地区均呈现递减趋势，产业的高水平主要聚集在东部和中部地区。从区域层面来看，文化产业和旅

游产业“集聚效应”比较明显，旅游经济和文化经济发展差距的扩大可能与地理区位、产业发展基础、交通基础设施等因素密切

相关，目前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程度不足(图 3c)。 

 

图 3 2000—2018 年中国 31个省份年均文旅产业融合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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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文旅产业融合空间特征。 

由文旅产业融合空间分布图(图 4)可知，2000 年仅有广东和北京为文旅产业融合轻度失调阶段，其余省份处在严重失调和

中度失调阶段，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发展融合水平较低。到 2018 年，中度失调阶段的省份除了青海和宁夏以外，其余省份均进

入到较高协调阶段。其中，四川、河北、北京、山东、河南、安徽、浙江、江苏、福建、湖北和湖南为濒临失调阶段，而广东文

旅产业融合水平则提升到勉强协调阶段，虽然整体文旅产业融合水平仍然较低，但是其融合程度和融合范围在不断地提升。东南

沿海地区依旧是文旅产业融合较好区域，但是整体融合水平还有待提高，没有完全释放文旅产业融合潜力，融合度发展水平与地

区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的本身发展水平具有一致性。 

各个区域内部省份之间也有较大差异性。2018 年，东部沿海地区如北上广、江浙省份的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融合水平较高，

处在濒临失调阶段，同属于东部地区的海南、天津，两地的融合水平仍处在中度失调阶段。西部地区中，四川处在濒临失调阶段，

青海和宁夏处在中度失调阶段，其余各省份(广西、重庆、陕西、内蒙古、云南、贵州、新疆、甘肃、西藏)均处在轻度失调阶段，

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发展不均衡特征明显。西部地区的文旅产业融合呈现明显的中心化特点，这可能与西部地区区域发展不均

衡现状有关，四川是西部地区的经济中心，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的发展水平相对较高，造成了西部地区文旅产业融合的中心化地

域现状。此外，东北部地区的几个省份均处在轻度失调阶段。中部地区中，河南、安徽、湖北、湖南均为濒临失调阶段，其余省

份为轻度失调阶段。2018 年我国文旅产业融合水平整体呈现出东部>中部>东北部>西部的发展形势，东部地区整体发展水平较高，

广东 2018年文旅产业融合水平为 0.5391，为唯一进入文旅产业勉强协调的省份。 

 

图 4中国 31个省份文旅产业融合度（耦合协调度）空间分布图 

4 结论与讨论 

文章在对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的融合动力机制进行详细探究的基础上，以中国 31 个省份作为研究对象，以 2000—201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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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数据为研究样本，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定量探究了中国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发展指数、耦合度及其融合水平，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产业内驱动系统、产业外驱动系统及产业间竞争与合作压力构成的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融合的“双循环”动力系统能够

催动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的产业融合。第二，我国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处在中度耦合阶段，区域耦合程度、融合水平差异性特征

明显，耦合程度缓慢提升。第三，我国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程度整体偏低，为中度失调阶段。区域融合水平呈现东部>

中部>西部>东北部的阶梯式差异性特点，融合速度则为中部>西部>东部>东北部，融合水平与融合速度具有较大差异性。第四，

我国文旅产业融合水平空间“集聚效应”明显，融合水平与旅游产业和文化产业发展水平具有一致性，东南沿海地区依旧是文

旅产业融合较好区域。第五，相较于 2000 年仅有两省为融合轻度失调阶段，2018 年中度失调阶段的省份除了青海和宁夏以外，

其余省份均进入较高协调阶段，其中，广东文旅产业融合进入勉强协调阶段，虽然目前我国整体文旅产业融合水平仍然较低，整

体融合水平还有待提高，但是其融合程度和融合范围已有较大提升。 

基于上述结论，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正视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融合发展规律和融合现状，强化产业内资源要素和产业间要素的支撑来带动文旅产业的资

源配置。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融合受到多种驱动因素的影响，可以立足现有旅游市场，深入挖掘、精心开发已有文化资源和产业

要素，开发针对不同层次消费者的文旅产品，通过开发新的消费者需求和市场需求能够进一步刺激产业内效益企业对利益最大

化的追求，推动文旅产业融合。 

第二，尊重文旅产业融合区域差异性和空间东南沿海聚集现状，有针对性地实施相关政策。目前我国文旅产业融合水平呈现

东南沿海集聚的特点，但是融合提升速度则为中西部较高。对于东南沿海地区应该加强产业间竞争和合作着力促进产业内外驱

动力的作用效率，运用高科技、新思想创新发展高端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加快推进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深入融合；而对于融合

水平较低、融合速率较高的中西部地区，则应该整合区域文化资源，实施项目带动战略，延长旅游产业链条，加强文化产业和旅

游产业本身发展水平的同时，借助文旅产业的高水平发展推动文旅产业的融合。 

第三，加强顶层政策布局，完善全域文旅融合发展格局。文旅产业的深度、高质量融合是未来两个产业融合发展的重要方向。

一方面，《“十四五”文化和旅游发展规划》要求发展文旅融合业态载体和拓展领域，要求培育文旅融合发展新业态和文化旅游

综合体，其为未来文旅产业融合的发展提供了方向；另一方面，构建政府、市场、社会多角度、多层面沟通协调机制，也是优化

文旅产业融合发展大方向的重要措施。综上，应该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要素调整、产业结构调整方面的决定性作用，

建立健全市场制度，搭建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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